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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到东京游览适逢雨季，不时得随天气调整行程。有天天气放晴，临时决定到离东京不远、

有“小江户”之称的川越一游。 
 

由于前往川越之前没有做足功课，逛到 400 年来为川越地区报时的“时之钟”，被这座呈现

“藏造建筑”风格的古建筑所深深吸引，愈发觉得它旁边“仿古”的星巴克咖啡座，与其他传

统建筑格格不入。 
 

后来上网查询才发现，星巴克其实是尝试打造结合在地气息的特色店铺风格。它遵循川越地区

建筑传统，不仅外观用杉木、咖啡吧台用江户黑漆白漆作为布置素材，连店中板凳座椅靠墊，

也使用江户时代的知名织物“川越唐栈”，并备有“榻榻米”座位，让人感受浓浓的日式风

味。 
 

我顿时后悔当时没踏入商店参观，而像我有“只有古建筑才重要”心理者，大有人在。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选出 90 个具历史、经济、宗教、社会和文化等意义的公共建筑

与场所，让 51 名参加首轮“新加坡文物建筑与地标观点调查”的民众，评估其重要性。这些

参加了小组讨论的成人所选出的 10 大重要建筑与场所中，只有樟宜机场控制塔和珍珠坊是国

家独立以后才建竣的建筑。 
 

换言之，参加调查者心目中的“10 大重要建筑”，多为殖民地时代的“古建筑”。建筑设计

犹如一个马蹄铁，被建筑师等专家高度评价为反映新加坡现代主义的珍珠苑，在重要性这一

环，仅排在第 48 位，被哥烈码头（即红灯码头）、新加坡植物园、现为富丽敦酒店的前浮尔

顿大厦，以及莱佛士酒店等远远抛在后头。 
 

这样的调查结果令研究员担心，民众同专家与政策制定者的认知，明显存有落差，于是建议推

广遗迹和文物导览等体验式学习，并且认为这些重要的公共空间应具包容性，除保留外观也应

谨慎考虑其用途，为老建筑赋予新生命，以提高本地文物建筑的整体经济价值。 
 

民众评估文物建筑，不外根据他们对建筑的了解、建筑所唤起的个人或集体记忆，以及建筑是

否具特色和价值。怀旧的年长者会相对重视建筑是否见证了建国历程，年轻人则容易被舆论左

右，侧重面临拆除威胁的建筑。诚如社会研究室主管梁振雄博士所说，每每只在重新发展个别

建筑或场所时，才能听到民众的声音，因此有必要进行有关调查，第二阶段的调查将扩大到

1500 名国人。 
 

民众评估文物建筑，不外根据他们对建筑的了解、建筑所唤起的个人或集体记忆，以及建筑

是否具特色和价值。怀旧的年长者会相对重视建筑是否见证了建国历程，年轻人则容易被舆

论左右，侧重面临拆除威胁的建筑。诚如社会研究室主管梁振雄博士所说，每每只在重新发

展个别建筑或场所时，才能听到民众的声音，因此有必要进行有关调查，第二阶段的调查将

扩大到 1500 名国人。 
 

有关当局不时宣布某座建筑列为受保留建筑后，顶多让人在经过该建筑时稍微多看一眼，这与

宣布拆除时所掀起的争议不能同日而语。在我看来，调查的意义除了在于可及时进行各种宣导

工作，来缩短民众跟专家与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落差，更重要的是让政策制定者了解民间的观

点，让民众或公民团体的意见也能影响决策。 



 

政策制定者希望民众不要以为装饰艺术建筑或殖民时代的老建筑才重要，也不要把有特色的建

筑视为丑怪，更要明白传统建筑也应展现经济价值；一些民众则希望看来平平无奇却满载记忆

的一砖一瓦，甚至是一棵树都获保留，最好也能保持原貌。正因为两者的认知有落差，所以才

需要透过不同的平台来交流、沟通与对话，以期达到共识。 
 

第四代领导团队和其他国会议员打算推出新系列的对话会，旨在让政府领导人直接获取民众对

政策与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这自然也是缩小决策者和民众认知落差的渠道，而要完善政策措

施，本来就需要一场又一场永续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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